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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资科长胡轩是
全厂闻 名 的 “乐 天
派”。矮个 、圆脸 、眯
眯眼，整 天 咧 着 个
嘴，笑哈哈的，那脸
没早没晚都是个 “艳
阳天”。

这天刚一上班，
董干事就把这次精简
二线人员 摸底表交 给
他。胡轩打开一看 ，
见第 一个名 字就是 自
己的 内 弟 常青，他的
脸绽开了 花 ，欣慰地
笑了 。

“笃笃 ”
“请……”胡 轩 “进”字还没

出口 ，内 弟常青就满脸堆笑地推开
了办公室 的 门 。见 常青这副神态 ，
胡轩有点纳 闷 ，用 手轻轻理着 自 己
蓬松的头发，问 ：

“有事吗？”
“ 嘿嘿”常青 瞟着胡 轩手 中 的

摸底表，不好意思 地 挠 着 头 皮 ，
“姐夫，裁 员 的 事，你 是 不 是 ，

呵……”他 比划 着说，“帮小 弟通融
通融。”

胡轩 冲 着 常青淡淡一笑，把一
份油 印 的厂里 《关于充实生产第一
线人员 的几项规定 》，往他面前一
推，饶有风趣地耸耸肩 膀 ：

“身为 劳 资 科长 ，姐夫我是爱
莫能助啰！”

“你 ……”

有人敲门 。他 俩不 约而同 地转
身一瞧，原来是 田厂长 的外甥崔立
群。他拿着封信，兴高采烈地走到
胡轩跟前。

“ 胡科长 ，这是 我 舅 让我交 给

你的。关于我被精简后 的工作安排问
题。”

得！哪壶不开揭哪壶。顿时，胡
轩脸色骤变，青一阵，红一阵，暴筋
突凸 ，突凸，“川 ”字眉 打上了结扣 。

站在一旁的 常青立刻察觉 到 了此
时胡轩 内 心 的矛盾，但他仍故作镇静
地往沙发上一依，燃 着香烟，漫不 经
心地吐着烟 圈 。

“ 怎样？啥事都甭那么认真。你
坚持原则 ，还有人不坚持呢！”

常青那副眸子就象两把利剑 ，刺
的胡轩面 部发烫 ，耳根发烧 ，他猛地拆
开了 田厂长的 亲笔信 。

“ 哈 哈哈……”胡轩 看 着 信，舒
心地笑 了 。他 把信在空 中 一扬，对常
青说 ：

“ 呶 ，你 自 己看！”
常青强捺住那颗呼呼乱跳的心 ，

接过信一看 ，傻眼了 。只见 上面写着 ：
胡科长 ：

请将立群调生产人员 奇缺 的铸造
车间 当 翻 砂工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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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国安　设 计

帮手 （散 文 ）

西安 黎 涛

人，难得有糊涂时 。
你说 说，新 任厂长在
咱们奶站每 天 早 晨 帮
忙，已经一个星期 了 ，
我还象蒙在鼓 里——压 根 不 知
道。

一个星期 前的早上 ，我刚 把
奶箱堆放好，一位年约五十岁左
右的人和人事科长来到了我的面
前，科长只说了 声这个同 志是刚
调来 的 ，取完奶便走 了 ，而留下
的“他”，先是笑嘻嘻地问这 问
那，最后竞提出要 “尽些义务”。
说实在的？职工们早 上 取 奶 排
长队 ，我心 中 也不 是滋 味，可人
手呢？听 到他那真心实意的话 ，
我没多 想就同 意 了 。至 于 “待
遇”问 题 肯定不会亏待他 。

自从我接收了 这个 “帮手”
后，他 非但没有 迟到过 ，有时反
而比我都来的早 。我心 中感激不
过，几次询 问他 的单位、住址 ，
结果都被他用 话岔 开 了。几 天
后，习 惯 了 ，我反而倒把问他 的
事忘了 。一天 早 上 ，下起 了 大

雨，我这个简 陋 的棚子 ，也快成
大喷头了。这些 ，我习 惯了 ，可
他却不停地唠叨 ，什么 “这也算
件大事呀”，“要修呀”等 等 。
我心想，我为 这事都快磨破嘴皮
了，你穷嚷嚷个啥。说也怪，就
在他嚷嚷后的第二天 ，厂行政科
科长找上了 门 ，说是要修奶站 ，
征求一下我的 意见。我觉得好笑 ，
便问道：“怎么 ，今天想通啦？”听
了我的话 ，科长唰 的一下红了脸 ，
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厂长让修的。”
“ 哪个厂长？”我这一 问不要紧 ，科
长倒睁大了 眼睛望着我：”怎么 ？
厂长都给你帮 了几 天 忙 了，你
还……”天哪！我吃惊不小。他
这一提 ，还真使我有点联想。怪
不得每天都有人神秘地冲他笑 ，
我为 啥就没多 想呢？还有，我怎
么不 向取奶 的人打听一下他 呢 ？
真糊 涂啊。不 知怎么 ，我有些不

安了。这时 ，送奶的汽
车还没到，我默默地准
备着如 何 辞 退 他 的台
词。谁知 ，还 没 想两

句，被一声 “大嫂”的唤声把
思绪 冲 乱了 。当 我扭过头时 ，
他已在我身旁。“厂长，”还算
头脑清醒，脱 口 喊 出 了一 句 。

他似乎也 感 到 突 然 ，怔
了一下后笑 了 。

“请你今后不要来了。”
“ 为 什么 ？嫌我碍事？”

他仍笑着，“大嫂，我知道你
心中 怎么想的 。这几天，咱们
看到职工同 志们能很快 地取上
奶，你心 中 能不 高兴 ？当 然 ，
你是专职的。可是 ，虽 然我早
上忙了些 ，可心 中 痛快 ，你说
呢？”

得，没退成 ，反倒 给我上
了一堂课 ，我还说什么 呢。这
时，一阵汽车 的轰隆声传来 ，
他已走 到了路边 ，很熟练地扎
着围裙。唉，这个 “帮手”看
起来难 退了 。

三次 扳 手 腕 引 人 注 目
——影片 《花园 街五号 》观后

伍明 燕　尚 瑾 瑜

长春 电影制片厂摄
制的故事片 《花园街五
号》，用 独特、新颖的
艺术手法 ，通过花园 街
五号 主人的变更 ，围绕
临江市挑选接班人的 问
题，体现了改革 浪潮 势
在必行 。

在影片 的一 组镜头
中，市委书记韩涛与刘
钊的三次扳手腕 ，充分
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 尚
情操。首先 ，影片将我
们带入 了三十年 代的敌
占区 。年轻时 代的韩涛
与刘钊 相 会在江边雪地
上，韩涛接受了党组织
的任务，与刘钊一起枪
决当 时的敌 警 察 局 长
——刘钊 的父亲 ，韩涛
问刘钊 害怕不 ，刘钊一
点也不畏缩 ，与韩涛较
量起来 ，扳起了手腕 ；

时过二十几年，中 年时
的两个人，又相逢在风
雪迷漫的 日 子里。由 于
刘钊被错划 为反革命 ，
韩涛冒 着生命危险 ，去
看望他 ，一见面便紧紧
地握住了刘钊 的手，接
着，他俩再一次扳开了
手腕……这是一种无言
的勉励 ，勉励刘钊相 信
党，相信 自 己是一名共
产党员 ；八十年代的今
天，年过半百的韩涛 ，
当他看 到暴风雨来临之
际，在临江 大 厦 工 地

上，刘 钊为保护国 家财
产，勇敢地冲上去的动
人场景 ，不 由得毅然决
定：选取刘 钊 为 接 班
人。在送刘钊去省里接
受任务时，他俩又一次
扳开了手腕 ，两行热泪
从他俩的面颊上滚滚落
下。影片重复 出 现的三

次扳手腕 ，一次 比一次
引人注 目 ，一次比一次
催人泪下 ，给人以美的
艺术享受和积极向上的
启示一 三次扳手腕在很
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前的
老框框 ，看 似 十 分 平
凡，其 内 在含义却相 当
深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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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名 士王
维，不 仅极有诗
才，而且擅长绘
画。他 曾 与 毕庶
子、郑广文在慈
恩寺东院各作一
幅壁画，当 时号
称“三绝”。王
维对其画技颇 自
负，曾 自 题 诗
云：“夙世谬词
客，前 世 应 画

师。”
王维对音乐 也很精

通。一次 ，王维 到招国
坊庚敬休家做客 ，见墙壁上
画有一幅奏乐 图，看 着 看
着，不觉露 出笑容。主人问
他笑 什么 ，王维 自 信地说 ：

“想必画 的 是演奏 《霓裳羽
衣曲 》第三叠第一拍时的 情
景。”有几个好事的人召 集
了一些乐工来 试 验，当 演
奏到《霓裳 羽 衣 曲 》第三叠第
一拍时，动 作停下来 ，两相
对照 ，其指 法 、动作果然一

点不差 。
郗尹 逵据 冯

梦龙 《太 平广
记钞 》辑

诗海采珠

长恨 人 心 不 如水　等 闲 平地起波 澜

“ 诗
可以
怨”，对
于那些
兴风作

浪、阿谀奉迎的奸邪小
人，唐代诗人刘 禹锡曾
给以尖刻地嘲讽：“瞿
塘嘈嘈十二滩，人言道
路古来难。长恨人心不
如水，等 闲 平 地 起 波

澜。”前两句是写景 ，
后两 句是抒情。只有情
寓景 中 ，才有较强的艺
术感染力。作者愤恨那
些无耻小人，还不如一
片江水，即使好好的平
地，他们也会翻起风浪
来。诗人用通俗简洁的
语言 ，表达出他满腔的
义愤。读后 ，使人感慨
不已 。　（曾 文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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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丝

一个人应该永远把鲜花
一样的美好 的 事 留 给 社会和
别人。——高 尔 基

春天不播种，夏天就不
生长，秋天就不能收割，冬
天就不能 品尝。——海 德

（ 张 兴辑 ） （ 幽 默 画 ）　黄金 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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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过 《三 国 演 义 》的 人都知
道，诸 葛 亮 足智 多 谋 ，神 机妙 算 ，
运筹 帷幄，决 胜 千 里 ，然 而 ，细
心的 读者也 许 会 发现 ，他 有一个
不可 忽 视 的 弱 点 ，那 就 是 事 无 巨
细，必 自 躬 亲 。

集政 务 军 务 于 一 身 ，日 理 万
机，本 来 够 忙 乎 了 ，但 他 “事 事
以身 亲 其役”，连一 般登
记册也 亲 自 核 对，罚 二十
棍皆 亲 览 ，唯 恐 有 失。由
于起早贪 黑 地操 劳 琐 务 ，
流汗 终 日 ，常 常 食 欲 不
振，形 疲 神 困 。结 果 ，

“ 出 师 未捷 身 先 死 ，常 使
英雄 泪 满 襟”，成 了 千 古
遗恨 。

由诸 葛 亮 的 “事 必 躬
亲”，联想 到 现 实 生 活 中
的某 些 领 导 ，他们 大 小 事
亲自 过 问 ，大 小 权一 手 包
搅，整 天 疲 于 招 架 ，忙 于 应
付，让 日 常 琐 事 牵 着 鼻 子 走 ，
“ 眼睛一 睁 ，忙 到熄 灯”。表 面 看 ，
他们 尽 职 尽责 ，是很辛 苦 的 。
其实 ，这 种 领 导 方 法 是 小 生 产 式
的领 导 方 法 ，这 种 人，是 忙 忙
碌碌 的 事 务主 义 ，辛 辛 苦 苦 的 官
僚主 义。

人的 精 力 是 有 限 的 ，时 间 也
是有 限 的 ，二十 四 小 时 不 可 能

“连轴 转”。事必 躬 亲 ，胡 子 眉
毛一把抓 ，就 是 有 三 头 六 臂 ，也
是难 于应付 的 ，也 难 保工 作 不 出
差错。高 明 的 领 导 ，不 在 于 处处

“ 身 体 力 行”，事 事都要知 晓 ，
而在 于跳 出 事 务主 义 圈 子 ，“议 大
事，懂 全局 ，懂 本 行”；在 于按
照“金字塔”式 的 领 导 结 构 ，来

指挥工作 ，形 成 整 体的 效应 ；
在于 发 挥 手 下人 员 的 聪 明
才智 ，使他们 各 司 其职 ，各
负其责。人们 公 认 第 二 次世
界大 战期 间 的 美 国 总 统 罗 斯
福精 明 能干，有人 问 他 ，当
领导 人 有什 么 诀 窍 ？他 说 ，
不过 是 象 个 “交 通 警 ”那
样，善 于 把每一 个人指 挥 到
他所 适合 的 位 置上去。“婆
婆妈妈”式 的 领 导 不 是好 的
领导 ，身 上 有 油 的 厂 长 不一
定是好厂 长 。喜 欢越 俎 代 庖

的人 ，说 穿 了 ，不 是 他 本 人
不称 职 ，就 是 他 的 下 属 不 称
职。

当然 ，领 导 者 有 领 导 者 的 职
责，该 “躬 亲 ”的 不 “躬 亲”，
该“拍 板”的 不 “拍 板”，这是
失职 ，但 是 ，该 由 下属 人 员 办 的
事也 去 “代 庖”，事 事 躬 亲 ，则 是
不足取 的 。


